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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國
學
新
視
野
︾
的
出
版
人
是
何
志
平
先
生
，
他
是

中
華
能
源
基
金
委
員
會
的
秘
書
長
，
他
在
︽
國
學
新
視

野
︾︿
創
刊
詞
﹀
指
出
：
﹁
大
國
崛
起
，
文
化
復
興
。

中
華
能
源
基
金
委
員
會
，
從
事
能
源
戰
略
和
文
化
研

究
，
旨
在
以
能
源
外
交
和
文
化
外
交
來
推
動
世
界
和
平
與
發

展
。
基
金
委
員
會
放
眼
未
來
，
策
劃
在
香
港
出
版
一
系
列
刊

物
，
開
闢
一
個
面
向
全
世
界
華
人
的
高
端
思
想
交
流
平
台
。

︽
國
學
新
視
野
︾
就
是
其
中
一
份
，
它
也
是
基
金
會
打
造
的

一
個
高
端
學
術
品
牌
。
我
們
欲
借
此
平
台
，
廣
泛
凝
聚
海
內

外
所
有
關
心
中
國
發
展
之
炎
黃
子
孫
，
傳
遞
中
華
文
化
核
心

價
值
，
走
向
中
華
文
化
全
面
復
興
之
路
。
﹂

以
下
是
我
寫
於
兩
年
前
的
︽
編
者
的
話
︾，
也
重
見
光
明

了
。國

學
，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興
起
，
而
盛
行
於
二
十
年
代
，
曾

有
一
段
時
期
沉
寂
，
八
十
年
代
復
有
﹁
尋
根
﹂
熱
，
九
十
年

代
再
次
掀
起
﹁
國
學
﹂
熱
，
迄
今
方
興
未
艾
。
這
一
趨
勢
，

反
映
今
人
對
於
傳
統
文
化
的
反
思
與
正
視
。
當
今
，
正
是
對

傳
統
文
化
在
今
日
中
國
乃
至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中
重
新
釐
定
位

置
的
時
候
。

一
般
來
說
，
﹁
國
學
﹂
是
指
以
儒
學
為
主
體
的
中
國
固
有

學
術
，
寬
泛
一
點
講
，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的
學
術
與
文
化
，
包

括
醫
學
、
戲
劇
、
書
畫
、
星
相
、
術
數
等
等
，
也
可
以
視
作

國
學
的
範
圍
。

章
太
炎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旅
居
日
本
主
編
︽
民
報
︾
時
，
曾

舉
辦
國
學
講
習
會
、
國
學
振
興
社
，
並
為
設
在
上
海
的
國
學

保
存
會
機
關
報
︽
國
粹
學
報
︾
撰
文
。
在
︽
民
報
︾
第
七
號

所
載
︽
國
學
講
習
會
序
︾
中
，
他
是
這
樣
論
及
了
﹁
國
學
﹂

的
：
﹁
夫
國
學
者
，
國
家
所
以
成
立
之
源
泉
也
。
吾
聞
處
競

爭
之
世
，
徒
恃
國
學
固
不
足
以
立
國
矣
。
而
吾
未
聞
國
學
不

興
而
國
能
自
立
者
也
。
吾
聞
有
國
亡
而
國
學
不
亡
者
矣
，
而

吾
未
聞
國
學
先
亡
而
國
仍
立
者
也
。
故
今
日
國
學
之
無
人
興

起
，
即
將
影
響
於
國
家
之
存
滅
，
是
不
亦
視
前
世
為
尤
岌
岌

乎
？
﹂
可
見
，
章
太
炎
認
為
﹁
國
學
﹂
是
一
國
固
有
之
學
，

並
把
﹁
國
學
﹂
之
興
亡
與
國
家
的
興
亡
聯
繫
在
一
起
了
。

近
來
有
學
人
傾
向
﹁
國
學
﹂
即
﹁
中
國
學
﹂
的
說
法
。

﹁
中
國
學
﹂︵C

hina
Studies

︶、
﹁
漢
學
﹂︵Sinology

︶，
原
是

國
外
學
者
研
究
中
國
社
會
與
文
化
使
用
的
概
念
，
涉
及
歷

史
、
政
治
、
社
會
、
語
言
、
文
學
、
哲
學
、
宗
教
、
藝
術
、

文
物
、
經
濟
等
等
，
甚
至
也
包
括
對
於
海
外
華
人
的
研
究
，

這
與
時
下
大
講
的
﹁
國
學
﹂
實
不
無
若
干
合
節
拍
之
處
。
雖

說
發
行
一
刊
，
發
凡
起
例
，
不
能
忽
略
正
名
的
重
要
，
但
亦

不
妨
﹁
退
一
步
，
海
闊
天
空
﹂，
以
中
國
固
有
學
術
為
本

根
，
熔
國
學
、
中
國
學
、
漢
學
於
一
爐
，
中
外
一
揆
，
容
納

百
家
，
豈
不
皆
大
歡
喜
?!

隨
㠥
世
界
格
局
中
的
中
國
角
色
越
來
越
重
要
，
國
外
﹁
漢

學
﹂
和
中
國
學
研
究
，
已
經
十
分
發
達
。
歐
美
不
用
說
了
，

單
是
韓
國
︵
南
朝
鮮
︶
就
有
一
百
六
十
一
家
大
學
有
中
國
學

︵
漢
學
︶。
此
外
，
︽
國
學
新
視
野
︾
還
想
包
括
藏
學
以
及
其

他
少
數
民
族
文
化
的
研
究
；
既
把
本
國
學
者
關
於
國
學
的
研

究
成
果
介
紹
到
國
外
，
同
時
也
樂
於
把
國
外
的
學
術
研
究
吸

收
進
來
，
使
之
成
為
中
外
學
者
研
究
中
國
、
研
究
中
國
歷

史
、
研
究
中
國
文
化
的
共
同
園
地
，
成
為
溝
通
中
外
學
術
文

化
的
一
座
橋
樑
。

︽
國
學
新
視
野
︾
期
望
以
新
的
視
角
、
新
的
方
法
，
為
當

下
的
國
學
研
究
開
一
新
生
面
。
它
屬
於
今
天
，
屬
於
廣
大
讀

者
。
它
不
是
學
報
，
不
是
高
頭
講
章
，
力
圖
做
到
曲
高
和

﹁
眾
﹂，
盡
可
能
為
人
們
所
喜
見
樂
聞
。
這
才
是
我
們
的
旨
意

所
在
。

︵︽
新
復
活
記
︾，
下
︶

星
期
天
印
傭
放
假
，
與
老
伴
只
好
出

外
用
膳
，
順
便
買
點
小
菜
，
晚
上
吃
個

自
製
飯
盒
好
了
。

於
是
在
北
角
菜
市
買
了
一
小
塊
叉

燒
，
二
十
元
，
剛
好
夠
兩
個
人
吃
叉
燒
飯
之

用
。這

一
塊
二
十
元
的
叉
燒
，
引
起
了
童
年
在

香
港
過
窮
日
子
的
回
憶
。

大
約
近
八
十
年
前
，
我
的
童
年
是
過
㠥
貧

窮
的
日
子
。
父
親
是
個
窮
文
人
，
除
幹
革
命

工
作
外
，
靠
賣
文
為
生
，
每
月
大
約
有
二
十

多
至
三
十
來
元
的
稿
費
。
一
家
三
口
，
三
餐

不
繼
。
母
親
可
憐
我
這
個
小
兒
子
，
肉
食
不

多
，
身
形
瘦
削
，
於
是
就
擠
出
三
個
仙
來

︵
即
三
分
錢
︶，
買
一
小
塊
叉
燒
，
作
為
小
兒
子

加
菜
之
用
。

三
個
仙
的
叉
燒
，
我
畢
生
難
忘
。
這
與
周

日
買
的
二
十
元
叉
燒
，
大
小
塊
頭
大
概
差
不

多
，
也
就
是
說
，
食
物
在
八
十
年
間
，
漲
了

大
概
七
百
倍
！

不
過
各
類
物
資
漲
幅
可
大
不
相
同
。
食
物

和
房
地
產
漲
幅
最
高
，
衣
物
和
耐
用
家
具
的

漲
幅
卻
不
算
太
大
。
戰
前
的
統
計
手
頭
沒
有

材
料
，
但
戰
後
的
卻
仍
有
點
印
象
。
比
如
戰

後
的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物
資
短
缺
，
於
是

政
府
推
出
公
價
恤
衫
，
每
件
十
二
元
。
這
類

恤
衫
，
今
天
市
價
頂
多
也
不
過
七
八
十
元
，

即
是
六
十
年
中
才
漲
了
六
倍
。
當
年
到
中
環

利
源
東
西
街
買
一
套
低
價
的
現
成
西
裝
，
價

八
十
元
，
這
類
現
成
西
裝
，
現
在
七
八
百
元

就
可
買
到
，
即
是
漲
幅
不
過
十
倍
。
那
時
候

看
電
影
，
前
座
票
價
是
四
毫
到
七
毫
，
現
在

就
要
四
十
元
到
六
十
元
，
漲
價
近
百
倍
，
這

卻
是
租
金
昂
貴
的
緣
故
。

至
於
住
的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我
曾
租
用

跑
馬
地
綿
發
街
一
層
唐
樓
，
實
用
面
積
約
六

百
多
呎
，
租
金
多
少
卻
忘
記
了
，
但
我
們
與

業
主
關
係
良
好
，
業
主
曾
多
次
鼓
勵
我
們
買

下
，
開
價
只
是
兩
萬
六
千
。
如
果
是
今
天
來

買
，
價
錢
還
不
是
超
過
四
百
萬
？

至
於
公
共
交
通
，
實
在
是
便
宜
得
很
。
記

得
戰
前
我
的
小
孩
子
時
代
，
電
車
是
樓
上
一

毫
，
樓
下
三
仙
。
今
天
只
收
兩
元
，
漲
了
不

過
二
十
倍
，
而
且
我
們
老
年
人
還
收
半
價
的

呢
。

我
一
直
未
能
弄
明
白
，
知
這

個
字
是
怎
樣
創
造
出
來
的
。
和

這
個
字
，
我
比
較
能
明
白
，
因

為
禾
字
邊
一
個
口
，
表
示
有
口

的
人
都
吃
飽
了
米
飯
，
自
然
一
團
和

氣
了
。
只
有
為
什
麼
你
吃
不
飽
而
我

卻
吃
得
飽
時
，
爭
執
才
會
發
生
。

但
是
知
是
矢
和
口
組
成
的
，
矢
，

不
是
表
示
箭
嗎
？
無
的
放
矢
也
好
，

有
的
放
矢
也
罷
，
總
之
放
的
都
是

箭
。
那
麼
，
箭
到
了
嘴
巴
上
，
就
表

示
知
？
這
知
，
未
免
太
遲
了
吧
？
因

為
知
道
箭
射
到
口
邊
時
，
人
可
能
就

命
都
沒
有
了
。

不
過
，
最
近
我
倒
有
點
弄
明
白

了
，
因
為
像
搶
鹽
和
碘
的
事
件
，
讓

我
知
道
，
當
一
個
人
無
知
的
時
候
，

謠
言
就
像
箭
般
射
來
，
造
成
了
搶
購

的
風
潮
，
有
些
人
高
價
搶
購
的
鹽
，

可
能
一
輩
子
也
吃
不
完
，
如
此
算

來
，
虧
損
豈
非
纍
纍
？
這
樣
的
後
知

後
覺
，
不
就
是
像
箭
射
到
口
中
時
，

才
發
覺
原
來
上
了
謠
言
的
當
嗎
？

知
，
原
來
太
遲
了
。

那
麼
，
假
如
這
個
受
謠
言
所
害
的

上
了
當
的
人
，
從
事
件
中
得
出
教
訓

之
後
，
把
無
知
的
經
驗
說
得
出
來
讓

後
人
知
所
判
別
，
是
否
就
是
智
呢
？

因
為
智
這
個
字
，
不
就
是
知
字
下
面

一
個
曰
嗎
？
把
知
道
的
說
出
來
，
就

是
智
？

但
是
，
當
不
少
人
都
公
然
在
媒
體

上
說
，
那
個
超
級
大
月
亮
和
災
難
有

關
時
，
那
是
智
嗎
？
應
該
是
不
智
才

對
吧
？
不
過
，
現
今
不
少
媒
體
，
就

是
喜
歡
用
科
學
的
用
語
，
來
包
裝
偽

科
學
的
非
科
學
，
而
且
說
得
煞
有
介

事
似
的
，
讓
人
窮
恐
慌
，
達
到
傳
媒

的
吸
金
，
同
時
也
達
到
吸
﹁
睛
﹂
大

法
，
這
是
傳
媒
的
不
智
，
還
是
我
們

讀
者
的
不
智
？

負
負
不
得
正
，
就
是
這
兩
者
不
智

的
非
數
學
式
結
果
，
長
久
下
去
，
社

會
就
變
成
反
智
了
！

日
本
地
震
舉
世
震
驚
，
自
然
成
為
不

分
中
外
的
國
際
傳
媒
焦
點
，
但
如
果
我

們
不
太
善
忘
的
話
，
這
一
波
的
日
本
浪

潮
其
實
並
非
常
態
。
我
的
意
思
並
非
指

此
乃
因
天
災
而
成
，
而
是
日
本
作
為
國
際
傳
媒

焦
點
，
此
事
其
實
早
已
不
符
現
實
情
況
的
了
。

事
實
上
，
身
處
海
外
的
日
本
人
也
早
已
留

意
到
此
傾
向
。
我
上
網
路
瀏
覽
，
發
現
一
位

自
名
為H

eliosm
ith

的
日
本
心
理
學
者
︵
於
海

外
大
學
任
教
︶，
在
網
頁
上
寫
了
一
篇
名
為

︽
日
本
復
活
的
心
理
︾
之
文
章
，
對
此
際
的

海
外
傳
媒
日
本
浪
潮
，
別
有
一
番
體
會
。
他

直
接
指
出
過
去
數
年
，
歐
美
傳
媒
好
像
已
捨

棄
了
日
本
似
的
，
過
去
日
本
一
直
是
海
外
關

注
的
焦
點
寵
兒
，
由
世
界
經
濟
大
勢
乃
至
於

科
技
上
的
尖
端
發
展
，
好
像
不
可
能
忽
略
日

本
的
存
在
角
色
。
然
而
自
從
於
○
五
年
左
右

開
始
，
一
旦
談
及
世
界
經
濟
，
矛
頭
已
轉
向

了
中
國
大
陸
；
即
使
科
技
的
專
題
探
討
，
韓

國
也
好
像
取
代
了
日
本
的
位
置
。
反
過
來
若

再
出
現
傳
媒
上
的
日
本
專
題
，
彷
彿
離
不
開

負
面
報
道
的
羈
絆
，
由
財
政
危
機
到
政
治
不

安
，
甚
或
企
業
上
的
回
收
醜
聞
︵
豐
田
及
本

田
車
廠
︶
等
等
，
總
而
言
之
就
是
好
事
不
出

門
，
壞
事
傳
千
里
。H

eliosm
ith

也
自
言
作
為

身
居
海
外
的
日
本
人
而
言
，
的
而
且
確
連
民

族
自
信
心
也
受
到
一
定
打
擊
，
甚
至
不
期
望

暗
地
裡
也
認
同
自
己
國
家
好
像
正
在
走
下
坡

的
途
上
。

然
而
今
次
的
災
難
出
現
後
，
海
外
傳
媒
一

窩
蜂
對
日
本
人
民
及
社
會
的
表
現
高
度
頌

讚
，
由
冷
靜
守
法
到
專
業
勤
勉
等
等
，
好
像

為
世
界
各
國
上
了
一
節
真
人
示
範
的
德
育

課
，
大
家
不
禁
佩
服
得
五
體
投
地
。
作
者
也

有
相
若
的
期
盼
，
同
時
寄
望
傳
媒
的
轉
向
，

可
以
標
誌
㠥
日
本
踏
上
復
興
之
路
。
我
當
然

也
希
望
彼
邦
可
以
同
樣
走
出
困
境
，
但
卻
擔

心
對
傳
媒
而
言
，
好
人
好
事
與
揭
露
瘡
疤
其

實
乃
一
體
兩
面—

—

千
萬
不
要
以
為
一
場
巨

大
的
天
災
就
可
以
改
變
傳
媒
嗜
血
的
習
性
，

人
性
光
輝
不
過
因
為
有
市
場
價
值
才
得
以
洋

洋
報
道
，
只
要
事
情
下
一
波
未
能
再
有
新

變
，
很
快
便
會
出
現
新
一
浪
的
獵
巫
行
動
，

且
看
日
本
政
府
還
是
東
京
電
力
首
先
成
為
被

集
中
攻
擊
的
新
對
象
吧
。

想像日本

相
信
不
少
朋
友
也
有
類
似
的
經
驗
，

就
是
對
電
話
另
一
端
素
未
謀
面
的
燕
語

鶯
聲
或
沉
厚
的
磁
性
聲
線
產
生
無
限
遐

想
，
最
終
在
相
見
後
大
失
所
望
。
天
命

最
近
亦
在
機
緣
的
安
排
下
，
目
睹
向
來
只
聞

其
聲
的
人
物
真
貌
，
內
心
亦
不
禁
泛
起
﹁
不

如
不
見
﹂
的
念
頭
：
並
非
對
方
的
容
貌
太

差
，
而
是
見
到
了
，
反
而
令
自
己
少
了
想
像

空
間
。

在
相
學
的
理
論
中
，
對
相
聲
線
的
記
載
不

少
，
不
過
正
如
文
人
朋
友
的
分
享
，
要
用
文

字
形
容
味
道
其
實
非
常
困
難
，
故
此
古
人
要

用
文
字
去
形
容
聲
音
亦
絕
不
容
易
。
就
舉
曾

國
藩
所
寫
的
︽
冰
鑑
︾
為
例
，
內
文
描
述

﹁
喜
怒
哀
樂
﹂
的
辨
聲
之
法
為
﹁
喜
如
折
竹
當

風
，
怒
如
陰
雷
起
地
，
哀
如
石
擊
薄
冰
，
樂

如
雪
舞
風
前
﹂，
文
字
確
是
美
極
了
，
但
能
掌

握
箇
中
意
境
者
又
有
多
少
？

總
括
而
論
，
聲
線
以
充
足
、
清
澈
為
佳
，

無
力
、
沙
啞
、
渾
濁
及
薄
弱
為
下
格
，
同
時

聲
線
更
有
雌
雄
及
大
小
之
分
。
簡
而
言
之
，

是
男
性
不
宜
有
雌
聲
，
女
性
不
宜
有
雄
聲
，

身
形
龐
大
者
不
宜
有
小
聲
，
身
形
細
小
者
不

宜
有
大
聲
，
錯
配
了
就
不
吉
。

嫌
這
些
形
容
太
空
泛
、
太
簡
單
嗎
？
其
實

聲
線
的
雌
雄
還
有
﹁
鐘
﹂、
﹁
鑼
﹂、
﹁
雉
﹂、

﹁
蛙
﹂
等
等
之
別
，
而
聲
線
的
種
類
更
可
分
成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五
形
，
而
且
不
同
的

聲
線
配
上
不
同
的
面
形
又
有
不
同
的
好
壞
影

響
，
故
此
聲
相
學
不
但
抽
象
，
兼
且
更
複
雜

得
很
，
堪
稱
為
相
學
中
一
門
難
學
難
精
的
學

問
。有

興
趣
的
朋
友
不
妨
繼
續
看
書
及
多
從
生

活
中
觀
察
求
證
，
假
以
時
日
自
然
能
慢
慢
掌

握
，
之
後
便
不
用
再
單
單
﹁
以
貌
取
人
﹂，
更

可
以
聲
辨
相
，
做
到
︽
冰
鑑
︾
所
寫
的
﹁
聞

聲
相
思
，
其
人
斯
在
，
寧
必
一
見
決
英
雄
﹂

的
厲
害
境
界
！

別只以貌取人

由舞蹈認識一個民族，是從巴西的森巴和阿根廷的
探戈開始的。
跳森巴的巴西女郎總是濃妝豔抹，惹火身材在劇烈

快速的音樂節奏中扭動腰肢，揮動雙手，腳步飛快地
移動，火辣辣的舞姿讓人浮想聯翩。正是這種糅合了
歐洲民謠風格和非洲歌舞技巧的森巴舞，將巴西人熱
情奔放的民族性格表現的淋漓盡致。用舞蹈來宣洩內
心感受，森巴是那麼酣暢，那麼徹底，那麼富有絢麗
感。
探戈則是由一對男女舞伴共同起舞。在憂傷、惆悵

的探戈曲調中，他們身體並行直立，挺出一個誇張的
「Y」字形。舞步時而舒緩、優雅，時而快如流星。那
些默契的交叉環繞，變化無窮的優美造型，以及令人
目不暇接的踢腿、旋轉、折腰。這種節奏感極強的舞
步，與其它音樂不同的旋律，展示㠥阿根廷人帶有憂
鬱的浪漫，展示㠥愛所帶來的神情交融。除了拉丁民
族原有的熱情狂野，探戈是那麼冷豔，那麼淒美，那
麼具有滄桑感。

森巴與探戈，一
直深深吸引㠥我嚮
往南美大陸這片風
情萬種的神秘土
地。
香港到南美實在

是太遠。遠到一個
在地球的東北端，
一個在地球的西南
部。如果不計中途
轉機等候的時間，
僅僅飛行就超過24
小時，一個讓人望
而生畏的距離。
距離也造成季節

的差異。當香港還
是春寒料峭時，巴

西的里約熱內盧卻是夏日炎炎。熱帶草原性氣候和部
分熱帶雨林的氣候，將燦爛的陽光投射在瓜納巴拉海
灣。我們除去厚重的冬裝後，迅速被融入到盛夏的炎
熱之中。
里約熱內盧，在葡萄牙語裡是個很有詩意的名字：

「一月之河」。事實上，「河」是當時任何大面積水體
的通稱。從麵包山頂望去，城市被湖水、河水和海水
環繞，周圍群山奇峰突兀，形狀各異的小島在海浪潮
水的拍擊下時隱時現。白色遊艇和帆船星散點落地停
泊在蔚藍色的水面上，海灘像一彎新月，橫臥在大西
洋身旁。2016年第3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里約
舉行，各項設施建設已經啟動。巴士所經之處，不難
看見城市正以大面積的建築活動來開墾土地，是一個
至今仍在繼續的城市化過程。這個巴西第二大的城
市，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曾經是巴西的首都，被評為
「世界上50個最值得一遊」的地方。

屬於「世界新七大奇跡」的基督像，位置恰好選在
城市的中間。不論你走到哪裡，都能看見約科爾科瓦
多山上那座巨大的耶穌像。耶穌身軀直立，低頭俯視
大地，平展的雙臂，彷彿是一個巨大的十字架立在山
頂。這是里約的象徵。濃厚的宗教色彩，似乎是在告
訴人們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
遠遠可見半山上的現代化建築和貧民窟堂而皇之地

被擺在一起，兩種鮮明的對比，不加任何修飾或者過
渡，這就是里約。一個極端貧窮和過度奢華的國家，
通常富人見不到窮人，富人坐的不是汽車，基本的交
通工具是直升飛機。由自己家裡的天台乘直升機飛到
貴族學校天台去上課，飛到私家醫院天台去看病，再
飛到名牌店天台去購物。我們在山頂遊覽時，幾次遇
到直升機直接停落在天台上的情景。當地華人導遊葉
子介紹說，巴西95%的財富集中在50個富人的手中。
近年來，巴西與印度、俄羅斯和中國被稱為「金磚

四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巴西的落後面貌。
在伊太布水壩我看到了巴西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能力。這個印第安語中意指「唱歌的石頭」的水壩，

位於巴拉圭和巴西的邊境。在三峽大壩建成之前曾是
世界最大的水壩，巴拉圭和巴西兩國共投資一百億美
金。我們的巴士先進入巴拉圭境內參觀，儘管這是一
個人均年收入只有幾百美金的小國家，水壩的建成對
於他們防洪、灌溉及航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
到達時巧遇放洪，那一瀉而下的磅礡氣勢讓人感到一
種強烈的震撼。當時美國人說「沒有我們的幫助，你
們建不成水壩」。巴西人不信邪，硬是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了這個被譽為建築史上的奇跡。
伊太布水壩不遠的地方就是伊瓜蘇瀑布。這瀑布與

東非維多利亞瀑布及美加邊境的尼亞加拉瀑布合稱世
界三大瀑布，也是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的一部分。它
由二百多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匯合成一組馬蹄形的
瀑布群，比尼亞加拉瀑布還要寬四倍。瀑布分佈於峽
谷兩邊，巴西與阿根廷就以此峽谷為界，然而雙方觀
賞到的瀑布景色截然不同。
我們先從巴西方向順㠥小路和小橋往「魔鬼咽喉」

瀑布的下方走去，幾乎每十步就是一個景。對面的阿
根廷國家公園看上去整個就是一座瀑布山，寬度超過
千米。由下往上看時，自天而降的水幕，怒吼飛瀑，
驚心動魄。
當晚，我們趕到阿根廷國家公園裡面的酒店住宿，

為的是第二天再從阿根廷方向領略「魔鬼咽喉」。這
邊的水流又猛又大，穿㠥雨衣的我走在橋上幾乎都站
不穩。望㠥巨流傾瀉，聽㠥轟轟瀑聲，恍如目睹世界
誕生的那一幕。

從伊瓜蘇瀑布機場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不到兩個小
時。在飛機上望下去，西班牙語中意為「新鮮空氣」
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道寬闊整齊，城市綠野千里。
到達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就在具有百年歷史的劇院
裡，欣賞稱之為阿根廷國粹的探戈舞。劇院很小，儼
然像個大酒吧，舞台不寬，四位伴奏者擠在台上。侍
應生送來香檳，我們邊看邊品。在阿根廷，看探戈實
際上是「品」探戈，場地大小並不重要。
探戈的歷史並不長。它發源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

博卡港區一條名叫「卡米尼托」的小街。那是百年前
碼頭和工地上的工人、船夫到貧民區小酒館和年輕姑
娘們邊飲酒、邊跳舞、邊唱歌的「下等市民」自娛形
式。他們無法返回故土同親人團聚，使探戈增添了表
達思念故鄉和懷念親人的憂鬱、傷感、淒涼的內容。
儘管目前卡米尼托仍是貧民街，但它已成為蜚聲全

球的旅遊景點。穿行在僅幾百米長的街上，彷彿置身
於「探戈王國」，周圍的一切幾乎都與探戈有關。五
顏六色樓房的外牆上，塗抹㠥千姿百態的探戈舞蹈造
型。街道兩邊的攤販兜售各種探戈舞姿的工藝品、紀
念品和繪畫，就連酒吧、餐廳的招牌以及售賣商品的
商標也與探戈舞有關。還有隨處可見的街頭探戈舞表
演。只有此時，我才領悟到探戈在阿根廷人生活中的
位置。
讀過著名作家博爾赫斯早年詩作《布宜諾斯艾利斯

的激情》，但真正體會到它的魅力，是在我到過的阿
根廷。

曲高和「眾」

一塊叉燒話物價

彥　火

客聚

﹁
自
閉
的
窗
簾
全
部
倒
下
再
也
別
怕
，
讓
曙
光
陰
影
裡

重
現
了
吧
，
逝
去
的
就
活
埋
敗
土
下
再
也
別
怕
，
讓
碎
片

開
出
雪
花⋯

⋯

﹂
阿
嬌
憑
歌
寄
意
，
以
一
曲
︿
放
低
過
去
﹀

告
別
從
前
，
不
再
回
頭
，
無
懼
前
望
。

去
年
，
因
艷
照
門
事
件
，
阿
嬌
與
前
緋
聞
男
友
方
力
申
主
演

的
︽
出
水
芙
蓉
︾
即
時
被
禁
，
出
水
變
潛
水
，
阿
嬌
於
○
九
年

逐
步
復
工
，
由
做
潮
服
代
言
人
起
，
用
努
力
證
明
自
己
，
工
作

量
漸
多
，
去
年
長
時
期
留
在
內
地
拍
劇
，
一
個
接
一
個
，
阿
嬌

慨
嘆
：
﹁
停
工
了
一
段
日
子
，
事
業
上
落
後
了
很
大
，
我
要
追

上
去
。
﹂

去
年
，
︽
出
水
芙
蓉
︾
終
於
可
以
在
內
地
上
映
了
，
更
喜
出

望
外
的
是
，
阿
嬌
憑
此
片
奪
得
﹁
華
鼎
獎
﹂
華
語
喜
劇
電
影
最

佳
女
演
員
獎
，
正
式
走
出
艷
照
門
陰
霾
，
獲
得
觀
眾
、
同
業
接

受
和
肯
定
，
﹁
對
於
此
片
的
所
有
工
作
人
員
、
老
闆
、
導
演
，

我
都
感
到
內
疚
，
因
為
我
電
影
久
久
未
能
公
映
，
現
在
我
可
以

鬆
一
口
氣
了
。
﹂

她
告
訴
我
，
這
個
獎
曾
跟
她
擦
身
而
過
，
實
在
得
來
不
易
，

﹁
事
發
後
︵
艷
照
門
後
︶，
我
曾
被
提
名
華
鼎
獎
，
即
時
引
起
很
大

爭
議
，
很
多
人
反
對
，
今
次
得
獎
，
令
我
可
放
下
心
頭
大
石
。
﹂

出
水
由
潛
水
變
出
位
，
戲
如
人
生
，
阿
嬌
的
感
受
極
深
：

﹁
從
前T

w
ins

一
切
得
來
甚
易
，
甚
麼
都
有
，
一
夜
間
變
得
一
無
所

有
，
我
的
自
信
心
大
跌
，
外
面
的
民
心
又
大
跌
，
我
很
徬
徨
，

幸
好
老
闆
︵
楊
受
成
︶
給
我
打
強
心
針
，
他
說
一
定
不
會
放
棄

我
，
叫
我
加
油
，
這
對
我
很
重
要
。
﹂

阿
嬌
也
有
軟
弱
的
時
候
，
﹁
我
後
來
想
通
了
，
不
是
我
一
手

令
事
情
發
生
，
我
不
會
低
頭
，
而
我
入
行
完
全
是
為
了
養
家
，

我
還
有
房
子
要
分
期
付
款
，
房
子
那
麼
貴
，
我
放
棄
了
，
他
們

怎
麼
辦
？
我
跟
自
己
說
，
不
可
以
放
棄
。
﹂

阿
嬌
一
人
負
擔
起
整
個
家
，
除
供
養
外
公
、
外
婆
、
媽
媽
、

同
母
異
父
的
妹
妹
，
還
有
阿
姨
和
表
妹
，
阿
嬌
跟
他
們
同
住
，

﹁
連
我
自
己
和
照
顧
兩
個
有
長
期
病
患
的
外
公
外
婆
，
我
共
養
九

個
人
。
﹂
阿
嬌
是
個
孝
順
女
，
擔
子
雖
重
但
從
沒
怨
言
。

阿
嬌
最
大
缺
點
是
不
善
詞
令
，
不
太
會
表
達
自
己
，
在
娛
樂

圈
比
較
吃
虧
，
以
至
有
黑
臉
女
王
稱
號
，
她
正
在
改
善
中
。

她
一
直
未
知
外
界
是
否
再
接
受
她
，
直
至
﹁
我
寫
微
博
，
大

家
感
受
到
真
正
的
我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人
，
很
多
人
關
注
我
，
令

我
信
心
大
增
，
現
在
我
會
努
力
工
作
來
報
答
大
家
。
﹂

她
說
她
不
會
抗
拒
愛
情
，
只
是
目
下
太
忙
。
阿
嬌
，
給
力
！

阿嬌靠微博翻身

百
家
廊

江
　
揚

知和智

森巴 探戈與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俯瞰里約熱內盧。 歐偉建 攝

■非看不可的探戈。 歐偉建 攝

■伊瓜蘇瀑布「魔鬼咽喉」。 歐偉建 攝


